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蕩寇志
第一一九回  徐虎林臨訓玉麒麟　顏務滋力斬霹靂火

　　話說山東曹州府鄆城縣，於重和元年八月間新換一位知縣。你道這知縣是誰？就是在東京時，指使任森、顏務滋，收復元陽谷

的虎林徐槐。原來徐槐自上京投供之後，不上一二月，適值山東省請揀發知縣�員以供委用，吏部即將應選人員內遴選引見，天子
挑得�員發往山東，徐槐在內。當時束裝起行，任森、顏樹德、李宗湯、韋揚隱都願追隨同行，徐槐甚喜，便一同出京。到了山東
都省，已是五月天氣，劉彬已考終正寢，賀太平坐升山東安撫使。當時徐槐參見了賀太平。賀太平一見徐槐，便曉得徐槐才能不

凡，便委了一起差使，又委署了一次事，適逢鄆城縣出缺。當時鄆城縣係調缺，而通省縣官因此地境下大盜盤踞，公務掣肘，人人

畏惡此缺，若果要調，都願告病。上憲正在無計，早驚動了這個有作有為的徐虎林，因他也是應補之員，進稟見上司，請補此缺。

賀太平頷首許可，惟徐槐係未經實任之員，即補是缺，與例稍有未符，因援人地實在相需之例，專折奏聞。　　徐槐退歸公館，任

森等聞知此事，都有難色。原來梁山泊一區地界，乃是三府二州四縣交轄之地：其東面是濟寧州該管，前傳施耐庵已交代過；還有

正東一面，是克州府讓上縣該管；東北是東平州該管；正北是東昌府壽張縣該管；西北是范縣該管；惟有西、南兩面最當衝要，偏

落在曹州府鄆城縣管下。此時曹州府知府張叔夜，因蔡京對頭已死，種師道極力保舉，已奉旨復還禮部侍郎原秩，進京供職。兩個

兒子伯奮、仲熊也隨同進京。金成英升京畿東城兵馬指揮使，楊騰蛟升京畿兵馬都監，曹府城中虛無人材。任森因鄆城地小，曹府

無援，是以驚疑，便勸徐槐不可輕肩此任。徐槐笑道：「吾求此任，正為此耳。賊心不忘曹州，其不敢舉動者，畏張公也。張公去

而賊人肆然無忌矣！從此捲去曹州，南則渡黃河到寧陵，西則剪開州向陳留。雲統制、陳總管兩路銳師，都阻絕在東方，不能呼

應。此地若無人出身犯難以作砥柱，東京未可知矣。」任森、顏樹德、李宗湯、韋揚隱聽了，都精神奮發起來道：「老師既有此

志，我等無不效力。」徐槐甚喜。

　　不上一月，朝廷降旨，允准賀太平所奏，徐槐著授鄆城縣知縣。時已八月，徐槐稟辭了賀安撫及各上憲，帶了任森、顏樹德、

李宗湯、韋揚隱赴鄆城縣上任，接理印務。當案書辦滑中正，呈送須知各冊，並面稟梁山向有免征一項。原來宋江自嘯聚以來，各

處搶擄，就是本治內如東平、東昌、汶上、范縣等處，亦無不侵犯，獨不來擾累鄆城縣。你道這是何故？因宋江是鄆城生長，這鄆

城是他父母之鄉，所以他約眾人匆得侵犯，以存恭敬桑梓之誼。兼且凡有本縣到任，送他銀子一千兩，名日免征費。得了他這一千

兩銀子，不來催錢糧，並永不捕獲示禁，兩無干涉。如此多年，習以為常。歷任縣官聽見，無不依從。惟有徐槐一聽此言，勃然大

怒，暗想道：「且慢。我初臨此地，本根未曾培固，不宜輕露鋒芒。」便嚴辭正色對那書辦道：「這事休提。本縣雖兩袖清風，豈

肯收此不義之財，你下次休得胡言。」書辦不敢再提，諾諾而出。

　　次日，徐槐帶了任森閱視城池，盤查倉庫。任森道：「不料此地城郭如此坍壞，錢糧如此匱乏。張嵇仲統屬此縣，不早為之部

署，真不解其意。」徐槐道：「張公正是卓識。此地逼近盜鄉，修城儲糧，無損於盜，而反生盜賊覬覦之心。今日我臨此地，卻不

可不振作一番。」任森道：「此事老師放心，門生自能調度。門生家財頗稱殷富，若破家以報國，錢糧足而城郭亦可完固矣。」徐

槐極口稱許，又道：「我看此地民風刁敝，也須得振作起來才好。」任森道：「此事老師亦放心。昔年張嵇仲海州下車，一募而得

死士千人，所以然者，人人俱有忠義本心。我以忠義感之，自然響應枹鼓。況現有李書二兄弟，智勇之才，左提右契。顏樹德勇氣

邁倫，足為三軍倡導。至於訓練之法，門生不才，可效微勞。如能趕緊調度，不數月而鄆城一區，蔚為強國，數萬勁旅所向無前

矣。」徐槐大喜，便一面照常辦理公務，一面派令任森籌畫經費，一面倡募義勇。

　　自八月初旬起，至�月底，三個月工程。任森報稱：「倉庫錢糧，衣甲器械，俱已完備，足支三年之用；城郭燉煌修理告竣，
義勇軍士得五萬人，坐作進退，無不如法。」李宗湯、韋揚隱都稟稱：「似此勁旅，足可踏平梁山。」徐槐甚喜。到了�一月�五
日，徐槐吩咐備馬，親赴梁山。任森不解所謂，請問其故。徐槐道：「梁山以忠義為名，若不先破其名，雖死有所借口。我初臨此

地，不可不教而誅，且去面諭一番，使他死而無怨。」任森道：「老師高識，但尚須選一人隨護而去。」李宗湯挺身願往。徐槐許

可，便帶了李宗湯一同出城。李宗湯全裝披掛，佩了弓箭，提了大所刀，跨下大宛名馬，隨從了徐槐，一路上鳴金喝道，軍健公差

前後簇擁，直到水泊邊。

　　此時朱貴已在泰安府，這泊上酒店委石勇兼管。當時遙見官來，便悄悄探問帶多少官兵。公差回言：「沒有官兵，徐老爺有話

面諭你們頭領，速即備船。」石勇見這縣官不帶武備，便一面報上山去，一面備船請官渡了水泊，一路吆喝上去。盧俊義在寨中聞

報，尋思道：「這官兒倒也奇了！前番不來要免征費，本來有點古怪，今番親來，又是何意？大哥、軍師又不在這裡，我且見他。

」便教取冠帶來迎接。

　　不一時，徐槐馬到忠義堂，盧俊義上前深深打恭道：「治下樑山泊居士盧俊義，迎接父合憲駕。」徐槐首頷，下馬進廳，見忠

義堂上中設炕坐，徐槐即便上坐。李宗湯扶刀侍立。盧俊義也在下首坐了，眾頭領都在堂下。徐槐問盧俊義道：「你就是梁山泊裡

副頭領麼？」盧俊義道：「治生盧俊義。」徐槐道：「宋江那裡去了？」盧俊義道：「到泰安辦撫恤去了，有失恭迎，多多有罪。

」徐槐道：「爾梁山聚集多人，名稱忠義，可曉得忠義二字怎樣講的？」盧俊義道：「伏處草茅，以待朝廷之起用，忠也；會集同

志，以公天下之好惡，義也。老父台以為然否？」徐槐道：「焚掠州郡，剪屠生靈，又是何說？」盧俊義道：「貪官污吏，乃朝廷

之蠹，故去之；土豪鄉猾，乃民物之害，故除之。非政焚掠剪屠也。」徐槐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爾等心心不忘朝廷也？」盧俊義

道：「正是。」徐槐道：「如此，又何故刺殺天使，自毀招安綸?乎？」盧俊義接口道：「冤哉！陳希真遣其女兒刺殺天使，絕我
招安，至今負冤不白。」徐槐道：「且住。姑無論錢吉口供可據，郭盛面貌可憑，萬無可妄言稱冤。即使果冤，當初何不自行面

縛，叩闕陳辭？乃爾飲恨曹州，肆行侵犯。似此行為，分明自實罪狀。況猶志不自足，東侵蒙陰，抗拒天兵。以致希真義旗北下，

藉手而先取招安。拙何如矣，愚莫甚焉！哀哉！爾等若不顧忠義，將不有於天子，又何有於本縣。若其猶顧忠義之名，則宜敬聽本

縣之訓。本縣初臨此地，不忍不教而誅，爾可傳諭宋江，即日前來投到。那時本縣或可轉乞上憲，代達天聽，從寬議罪。若再怙惡

不悛，哈哈，盧俊義，盧俊義，恐你悔之不及了！即據你所說，宋江到泰安撫恤去了。這撫恤二字，足見荒謬絕倫。泰安乃天子地

方，撫恤是官長責任，與你何干，輕言撫恤？」盧俊義道：「父台且緩責備，姑容縷敘下情。當今天子未嘗不聖明，而奸臣蔽塞，

下情冤抑。父台榮臨此地，未察其詳，我梁山中一百餘人，半皆負屈含冤而至。倘父台不嫌瑣碎，容俊義等逐一開單，將我輩被官

長逼迫之由，敘呈原委，恐老父台設身處地，亦當怒髮衝冠。緣我等皆剛直性成，願為天下建奇功，不甘為一人受惡氣。是以推而

廣之，凡聞有不平之處，輒擬力挽其非。此心此志，惟可吁蒼天而告無罪耳。」徐槐道：「你錯極了！天子聖明，官員治事。如爾

等奉公守法，豈有不罪而誅？就使偶有微冤，希圖逃避，也不過深山窮谷，斂跡埋名，何敢嘯聚匪徒，大張旗鼓，悖倫道理，何說

之辭！大名之百姓何享？東昌之官員何咎？因一身之小端不白，致數百萬生靈之無罪遭殃，良心苟未喪盡，亦當寢寐難安。即如你

盧俊義，係出良家，不圖上進，願與吏胥妖賊同處下流。我且問你：萬里而遙，千載而下，盧俊義三字能脫離強盜二字之名乎？玷

辱祖宗，貽羞孫子，只就你一人而論，清夜自思，恐已羞慚無地矣。尚敢飾詞狡辯，殊屬厚顏。本縣奉天子之命，來宰鄆城，梁山

自我應管，一草一木，任我去留。我境下不容犯上之徒，我境下不言逞凶之輩。遵我者保如赤子，逆我者斬若鯨鯢。自此次面諭

後，限爾等�日之內，速即自行投首。如敢玩違，爾等立成齏粉矣！」盧俊義竦然不語。
　　原來盧俊義原曉得宋江口稱忠義，明是權詐籠絡，此時當不得身子已落水泊，只得順著眾人，開口忠義，閉口忠義。經此番徐

槐詰駁，本是勉強支吾。不期又經徐槐羞辱了一場，心中大為悔悶，�分委決不下。彼時忠義堂下，好幾個頭領輪流觀聽，交頭接
耳，個個駭異。燕順、穆春聽得不平，皆欲逞凶行刺，又看李宗湯提刀在旁，凜凜威風，有些怯懼。想來者不愚，愚者不來。李



應、徐寧都道：「使不得。」眾頭領日視盧俊義，盧俊義授之以色，似乎不許聲張的模樣。只見徐槐立起身就叫帶馬，李宗湯同出

廳前。徐槐看見那「替天行道」的大旗，便對李宗湯道：「這個替字荒謬萬分，將軍為我除之。」李宗湯將刀付與從人，抽弓搭

箭，向上颼的一聲，把那個替字對心穿過。堂下各頭領人人咋舌。盧俊義也看呆了，便向徐槐打一躬道：「恭送憲駕。」徐槐上

馬，張著華蓋，鳴金喝道。李宗湯也插弓提刀，上馬隨從，緩緩的下山去了。渡了水泊，一路上觀看形勢，回到鄆城。慢表。

　　且說盧俊義自送徐槐去後，各頭領一哄而上。忠義堂上七張八嘴，議論徐槐之事。也有忿怒這縣官，不肯與他干休的；也有笑

這縣官說大話的；也有說口出大言，必有大事，須得防備一番的，盧俊義只是默默無言。眾人見盧俊義無言，便問盧俊義定何主

見。盧俊義點頭而已。眾人各散。是晚盧俊義退入臥室，挑燈獨坐，歎口氣道：「宋公明，宋公明！你把忠義二字誤了自己，又誤

了我盧俊義了，眾兄弟兀自睡裡夢裡哩！算來山泊裡乾些聚眾抗官、殺人奪貨的勾當，要把這忠義二字影子占著何用？今日卻吃這

縣官一番斥駁，弄得我沒話支吾。當初老老實實自認了不忠不義，豈不省了這番做作之苦。」便看著自己的身子道：「盧俊義，盧

俊義，你是個漢子，素來言語爽直，今番為何也弄得格格不吐？」歎了一回，猛然提起一個念頭道：「宋公明既不願受招安，盧俊

義料無出頭之日。我看今日這位徐縣官，雖聲色並厲，卻中有顧盼之意，我看竟不如一身獨自歸投了他。他果知我，我就在他身邊

圖個出身也。」想了一想，便自己吩咐自己道：「盧俊義，主意已定，休要更換！」想定片時，忽轉一個念頭道：「只是捨不得公

明哥哥這個情分！況且現前這基業，無故棄舍了，亦是可惜。」想到此處，便心中七來八往的輾轉了一回，竟定依了後來的主意，

便思量對付徐槐之事。

　　一夜躊躇，窗外早已雞鳴，盧俊義便上牀去略?了一?。天明起來，梳洗畢，便出忠義堂，聚集眾頭領，商議事務。盧俊義開言
道：「公明哥哥因張叔夜已離曹州，教我簡練軍馬，觀看曹州動靜。不爭這徐官兒坐在鄆城，當我咽喉，須得先對付了他，方好再

議別事。」穆春道：「碟子大小的一個鄆城，盧兄長顧忌他做甚？」盧俊義道：「非也。月前聞知他修理城池，今番又親來宣揚威

武，此事斷非小要。今日就差人到泰安府，速去通知公明哥哥。這裡一面差探子往鄆城去探聽消息，一面簡選起兵馬來，準備廝

殺。」李應道：「兄長所議極是。」當時盧俊義便差人分頭而去。

　　不日往鄆城去的探子轉來回報道：「鄆城縣城池燉煌，果然修理得�分整齊，錢糧器械也�分充足。那徐官兒身邊有三員勇
將，好生了得。一個叫做李宗湯，便是方才陪徐官兒親到我們山寨的；一個叫做韋揚隱，聞說是那年在曹州刺殺董頭領的；還有一

個叫做顏樹德，卻不曉他什麼來歷。」燕順聽了，接口問道：「這顏樹德，是不是號叫做務滋的？」探子道：「正是。」燕順回顧

鄭天壽道：「這人原來在他身邊，倒要當心抵禦。」眾人齊問燕順：「原何認識此人？」燕順道：「小弟原不認識。小弟那年同鄭

天壽、王英兩位兄弟在清風嶺時，秦明兄長同來聚義，據秦兄說起，此人是他表兄。秦兄又說此人武藝端的在他之上，有一事為

證：秦見與這顏樹德同處家鄉時，村上有兩鐵鼓，各重千餘斤。秦兄兩手擎得起，卻不能行走；那樹德卻高擎兩個鐵鼓．奔走百餘

步。那時弟等聽得無不駭異。」眾人聽了，各各咋舌道：「這事倒認真不是小要也。」盧俊義道：「當時既說得如此，何不早邀他

入伙，免得今日貽患。」燕順道：「早時何嘗不邀他，秦兄長差人去邀他，卻吃他把差去的人打死了。秦兄長氣極，抵樁當面邀住

他理論。卻因公明哥哥勸歸這裡大寨要緊，所以不及了。如今他恰落在那邊，秦大哥又不在這裡，倒要商量誰人抵禦。」盧俊義

道：「可作速差王英、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，再定計議。」說罷，便差王英、扈三娘往濮州去替回秦明。等得秦明轉來，一往

一返，早已出了�日限期之外。
　　那徐槐在鄆城縣，早已與任森簡選了一萬人馬，派顏樹德為先鋒，任森為參謀，徐槐親自統領出城，一路浩浩蕩蕩，殺奔梁山

來了。探子報入梁山，並言官軍的先鋒正是顏樹德。秦明一聽，便眼裡冒煙，鼻端出火，道：「這廝來得正好，俺正要和他理論。

」盧俊義道：「賢弟且耐，此去二虎相爭，必有一傷。小可想令表兄如肯受勸，還是勸他來為妙。」秦明點頭。當時盧俊義便派秦

明為先鋒，自己同李應、張魁領中隊，燕順、鄭天壽押後軍，也點起一萬人馬，出了山寨。

　　此時天氣連日嚴寒，河冰已堅凝七日，賊軍涉過冰泊，迎敵官軍。徐槐兵馬已到導龍同下，前軍深報賊人先鋒乃是霹靂火秦

明。徐槐大喜，對任森道：「霹靂火撞在我手裡，管教他墜崖不返了。」便傳顏樹德進帳授計。樹德進來，徐槐道：「務滋此番當

心。探得賊軍來將，正是那霹靂火，人人畏他，惟將軍可以制之也。」樹德高聲道：「恩師放心，小將不才，管取那背君賊子來獻

麾下。」徐槐道：「將軍且慢。須依我言語，管教將軍獨建奇功。」樹德道：「請恩師吩咐。」徐槐道：「我已將這導龍岡形勢看

閱分明，這同北面坡勢峻削，可速將全軍移屯岡頂。好在來將秦明與將軍有親，又有批殺使者之仇，此時一見將軍，必然衝岡直

上。將軍且勿與戰，可將朝廷順逆大理，削切曉渝。彼若順從弭伏，吾又何求。若其不伏，那時我岡上俯擊，彼岡下仰攻，本縣又

有如此如此妙計，必得大勝矣。」任森、顏樹德一齊拜服。

　　當時傳令，營外三聲炮響，大軍一齊登山。山頭受日當空，冰道微融，流澌涓涓。官兵在岡上列成陣勢，旌旗暄赫，戈甲盛

明。顏樹德挺著大砍刀，立馬陣前，望見前面大隊賊兵，已背著朔風來也。須臾到了岡下，當先隊裡飛出一枝旗號，乃是「天猛星

霹靂火」六個大字。樹德一見，便大叫：「我那表弟秦明快來聽諭！」秦明在隊裡一聽此言，怒從心起，不待佈陣，便一馬飛出，

舞著狼牙棒，惡狠狠殺上同來。不防磴道冰滑，馬失前蹄，秦明掀下馬，滾落岡來。官軍大笑。秦明大怒，爬起來，重複上岡。此

時任森亦在陣前，高叫：「霹靂火何須性急，緩緩上來何妨。」秦明怒不可遏，舞狼牙棒直取樹德。樹德正待迎戰，任森急忙出

馬，用槍逼住秦明，回叫樹德道：「務滋，你有話向他說，便好先說了。」秦明氣忿忿道：「顏表兄，你那年打死我伴當，今日有

何話說？」樹德把徐槐吩咐的話想了一想，便道：「表弟別來無恙，昨奉手書，藉審眠食安康，伏惟萬福。」秦明睜起怪眼道：

「怪哉！我幾時有信與你？」任森忙接口道：「是務滋聽聞傳言。今係軍務傍午之時，寒溫已畢，速速兩下廝殺。」說罷抽槍退

出。樹德使輪刀直取秦明，秦明用狼牙棒急架。兩個各奮神威，在同上戰了三�餘合，端的性鬥命撲，毫不相讓。
　　那邊盧俊義及李應、燕順等在同下，看得這番情形，都疑惑起來。只見任森在馬上大叫：「務滋戰得夠了。」樹德便用刀架住

狼牙棒，勒馬奔回本陣。秦明那裡肯歇，直追進來。這邊陣腳亂箭齊發。秦明衝殺不入，只得遠遠立住了馬，大叫：「你這廝休用

反間計！你快出來，我倒有話向你說。」這邊陣上無人答話，只是放箭。好一歇，方見官軍陣裡一個號炮，亂箭齊歇，旗門開處，

依舊任森、顏樹德並馬而出。樹德高叫道：「秦賢弟，有何見諭？」秦明道：「你休使這等反間計！你如不忘兄弟之誼，且聽小弟

一言。」樹德道：「謹領教。」秦明道：「你這身武藝，跟了這點點知縣，也不值得。不如同了我去，俺堂堂山寨，足可展施驥

足，仁兄以為何如？」樹德高聲道：「謹領教。」任森低聲道：「將軍請回，今夜三更准來報命。」弄得秦明目瞪口呆。任森道：

「將軍快回，此等勸降密事，豈可軍前聲張耶？」秦明不知所為，只得勒馬下山，一路暗想：「今日這事奇了。我依了盧頭領言

語，功了這幾句話，他竟居然唯唯從命，且看他三更來如何情形。」一路想，一路緩緩的下山去了。那任森、顏樹德已收兵回營，

就岡頂安營立寨。盧俊義等在岡下接著秦明，心中�分疑惑。只見秦明開言道：「這廝們想用這等反間計來離間我們，真是好笑。
方才我勸了他幾句，他卻唯唯從命，倒是奇事。他說三更准來報命，且看他真假如何。」盧俊義諾諾，心中卻�分搖惑不定。
　　當晚各自歸帳，盧俊義召李應、張魁入帳。盧俊義道：「今日秦兄弟如此舉動，大是可疑。我想他在我山寨多年，情分�分交
洽，今日也不到得有此內叛之事。」李應道：「敗軍之將不可與言勇，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。小弟自受了魏輔梁、真大義之欺，今

日實准參末議。」張魁也凜然變色道：「近來世上人心難測，不可不深為之慮。」盧俊義口中不說，心內躊躇道：「即如我盧俊

義，方才聽了這徐官兒的言語，也險些心動。今日的秦明，豈能保他心腸不變？或者他受了這官兒的密囑，也未可定。只是軍師不

在這裡，無可商量，怎好？」想了一回，便教傳燕順、鄭天壽進帳。盧俊義問道：「二位賢弟今日看這秦兄弟心意何如？」燕順

道：「小弟正在疑慮。他初入伙時，係花榮兄長用計將他衣甲著別人披了，打劫了村莊，以致慕容知府冤他叛逆，殺其妻子，他回

去不得，勉強歸投我們，實非出於誠心。今日他或者陡然心變，正未可預測。」鄭天壽道：「他初來時，心中好生不自在，小弟兀

自防他發作。但現在他已與公明哥哥投契多年，或者不至於此。」盧俊義道：「他自說三更時分敵人必然潛來，且看他如何佈置。



」眾人稱是，各自散去。

　　次早盧俊義升帳，請秦明進來，問道：「秦賢弟，夜來三更之事何如？」秦明道：「那廝競不來，毫無信息。」盧俊義大驚

疑，正待詰問，忽報顏樹德單騎到營外，大叫請秦賢弟單騎上山敘話。盧俊義愈加驚疑，便道：「秦兄弟，你休怪我說。我和你巧

言不如直道，你夜間三更之事，端的何如？」秦明大叫道：「兄長果誤信那廝反間計也。三更端的無事，兄長不信，今日他叫我單

騎上山，我偏大隊上山；他要和我敘話，我便趁他不防，斬了他來，以表秦明今日之心。」盧俊義道：「甚好。」眾人一齊稱是。

遂傳令拔營齊起，大隊人馬隨了秦明登山。

　　顏樹德早已回山，與任森並馬立在山頂。秦明氣忿忿登山，後面大隊賊兵潮湧上來。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炮，官軍一齊吶喊，礧

木滾石一齊打下，打倒了一半，滑跌了一半，滿山但見賊兵屍首，好一似下水的湯圓，紛紛的滾落岡下去了。卻留出了秦明的一條

馬路。秦明大驚，急回馬奔下岡去。任森急叫道：「秦將軍快請轉來，你乾了這場奇功，無俟反戈殺賊矣！」下面眾頭領見秦明果

叛，一齊大怒，只聽得一片聲罵：「秦明反賊！」「秦明失心狂賊！」下面罵個不住，上面叫個不住，弄得秦明立在山腰，上又不

得，落又不得。

　　看官，秦明既到此地，回去不得，大可趁勢歸順，你道他何故不肯？一來石碣有名，分當誅戮；二來朝廷恩德，斷敵不過公明

哥哥的情分；三來終想斬得顏樹德，回去好表明自己心跡。便對山下大叫道：「眾位息怒，待我斬得顏樹德，回來表心。」說罷，

舞狼牙棒殺上岡來。顏樹德在岡上望見賊人大罵秦明，滿擬秦明必來歸順，忽見秦明殺上，便心中遏不住蓬勃大怒，舉刀直斲秦

明。兩個就在岡上，展開兵器大鬥。任森大叫：「二位少住！」樹德大叫道：「住什麼！這種透心糊塗的賊，留他何用！」秦明亦

大怒道：「你行這毒計害我，我怎肯與你干休！」樹德圓睜怒目，輪大砍刀直攻秦明；秦明直豎飛眉，舞狼牙棒轉鬥樹德。兩個在

導龍岡上，官軍陣前，大展神威，橫飛殺氣，一來一往，一去一還，酣鬥了六�佘合。岡上岡下，兩邊陣上都看得呆了。
　　盧俊義已看出秦明無他意，只見樹德刀光揮霍，力量縱橫，深恐秦明失手，大叫道：「秦賢弟請回，小可錯疑你也，快回來從

長計較！」秦明那裡肯歇，但見岡上四條鐵臂盤旋，八盞銀蹄翻越，早已酣戰到百三�餘合。秦明把棒逼住樹德道：「且慢，我的
馬乏了。」言未畢，樹德大喝道：「就同你下馬步戰。」將刀指著秦明，翻身跳下馬來，秦明亦跳下馬。兩馬都跑回本陣去了。這

裡刀來棒往，棒去刀迎，約莫將到二百餘合，兀自轉戰不衰。任森看那霹靂火殺氣騰騰，顏務滋力量卻儘夠壓得住。盧俊義等深恐

礧木滾石利害，不敢上岡來幫，只叫得苦。看看已鬥到二百四�餘合，賊軍陣上不住叫免戰，兩人只是不肯住手。此時任森亦出陣
前，看那顏樹德一片神威，愈戰愈奮；那秦明氣燄已有些平挫，只是怒氣未息，狠命廝撲。盧俊義、李應、張魁等在岡下只叫得

苦，看那秦明漸漸不是樹德的對手了。到得四百合頭上，任森長嘯一聲，驟馬衝出，神槍飛到，鎮住了秦明上三部。秦明措手不

及，樹德的刀已從下三部卷進。只聽得官軍陣裡歡天喜地的一聲吶喊，賊軍一齊失驚，霹靂火早已咯碌碌直滾下山麓去腦漿進裂

了。岡上官軍搖旗擂鼓，大呼殺下。賊兵無心戀戰，紛紛敗走。顏樹德奮勇當先，一口大刀奔雷掣電價殺下。賊兵個個心碎膽落，

那敢迎敵。任森揮兩翼精兵，一齊掩上，殺得賊兵僵屍遍野，流血成冰。盧俊義身受重傷，李應、張魁死命保住，燕順、鄭天壽領

敗殘兵，渡過冰泊，踉蹌逃入山寨，張清等接應上山去了。官軍直追到岸邊，方才收住。計斬賊人上將一員，殺死賊兵五千餘名，

生擒賊兵一千餘名，奪得器械馬匹不計其數，大獲全勝。

　　眾人無不欽佩本縣徐相公韜略神妙，三軍歡呼動地。原來顏樹德當力戰秦明之時，徐槐左右都深恐樹德失手，齊請徐槐傳令免

戰，徐槐不准。及戰到二百餘合時，左右又苦請免戰，徐槐大喝：「無知小廝，安識顏將軍本領！」厲聲叱退。左右看那樹德苦戰

不休，都料要受傷，暗暗叫苦，再向徐槐說，徐槐大怒，傳令：「有敢言免戰者立斬！」果然秦明授首，樹德成功。左右方曉得徐

相公眼力過人，深深佩服。

　　當時徐槐傳令，在水泊上發了九炮，整齊部伍，大吹大擂，掌得勝鼓回歸縣城。防禦使莫知人出城迎接。原來莫知人見樹德莽

撞，任森迂重，深恐徐槐此去不能取勝，誰知居然大捷，心中�分驚異。徐槐、任森、顏樹德領兵進城，發放人馬，一面申報曹州
本府，一面通詳都省，並將秦明首級一顆，及生擒賊徒一千餘名，派得力將弁，督兵護送解去。這裡鄆城縣文武各官，都來賀徐槐

戰勝之喜，大開慶賀筵宴，眾人無不稱羨徐槐韜略。徐槐笑道：「未可恃也。」眾人請問其故，徐槐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，有分

教：鄆城縣裡，重添兩位女英雄；宛子城中，破卻幾重深險阻。正是：巨盜生腹心之患，蒼生憑保障之功。畢竟徐槐說出什麼話

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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